Shintoism and Christianity 神道教與基督教 神道教是一種敬拜祖先、帝王與山川河嶽的宗教，本身屬精靈式（Anim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31,Name=Animism 精靈論}）*的多神主義（Poly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42,Name=Polytheism}）*，可代表日本人的一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；其核心概念是「神」（kami）。kami除了可譯作「神」（單數或複數），亦可解作「在上」、「超越」或「神聖」，總之任何足以引起人敬畏或尊崇之情的（參鄂圖，R. Otto{\LinkToBook:TopicID=887,Name=Otto, Rudolf}*），都可稱作kami。神道教宣稱天地間共有八億個kami，分別顯於自然界各種美麗的東西──如山嶽、樹木、野獸和雀鳥。神道教的神龕分別散佈於郊野每一個角落。人是世界的一部分，是永不能分開的；每一個活物都是廣大宇宙的一部分，一同分享kami的性情。當人被潔淨了，就能重拾他kami的性情，可以恢復自我。在神道教，天與地不是斷然分割的；同樣地，生與死兩境界亦然。很多日本家庭以kami的地位來供奉逝去的親人，其中自然就混合（Syncr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35,Name=Syncretism}）*了祭祖的風俗。
神道神話的起源，可上溯到天地之始，男神（Izanagi，邀請者）與女神（Iznami，被邀者）的婚姻，其結果就是女日神即天照大神（Amaterasu Oominokami）的誕生；她的孩子亦相繼來到地上，而其後裔（Jimmu）就是日本第一代天皇（tenno）。
在日本早期的歷史（主前五世紀），幾個家族互相鬥爭，要做當代的政權中心。每一家族均有自己的kami，每當這家族成員碰上什麼困難，就會向自己的kami祈求。家族的領袖既是祭司，又是戰場的總司令。天皇家族（其領袖至今仍是天皇）至終能聯合整個國家，平定天下。這就是說，天皇是無敵的；結果神道教就在日本歷史成了愛國的國教了。
到了五、六世紀，神道教受到儒家思想（Confuc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07,Name=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}）*和佛教（Budd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38,Name=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}）*的影響，且分別從它們獲得它缺乏的倫理和哲學思想；神道教那種簡單的自然主義式信仰，就變得較具理論和祭儀的色彩。到了九世紀，佛教徒解釋神道之kami為普世的佛祖在當地顯現，由此便為這兩個宗教提供一個共存的空間（稱作兩部神道，Ryobu Shinto）；這種共存情況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。佛教那種不斷輪迴（Metempsychosis{\LinkToBook:TopicID=787,Name=Metempsychosis}）*，以及用前生的業來解釋今生的成敗之說，亦混入了神道的思想。
基督教傳到日本共有三個時期，似乎均與宗教假借軍事力量入侵別國有關。最早一次是耶穌會修士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, 1502～52），時為1549年。那時日本還是由天皇管治，但實際上權力是由藩主瓜分。在那種情況下，基督教能迅速傳播，且得幾個藩主皈依。到了1603年，德川幕府鞏固了權力，全力逼迫基督徒，因為他們宣誓效忠神，而不是幕府。他們亦把日本孤立起來，免得再受基督教影響。
二百五十年後，日本再打開大門（1854），更正教宣教士開始來到，享受過一段成功的日子。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，明治政府得以建立。此政府蓄意革新，引入西方的社會、教育、政治、軍事，和王室的結構。政府的領袖說，基督教對日本皇朝來說太個人化，而佛教則太荏弱，未能建立國家；結果他們選了神道教來執行基督教在西方所做的工作，這是神道教在近代日本成為國教的始末。自1889～1945年，學生在學校均要背誦︰日本是「神（kami）之國」。當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和軍事主義者都如此利用神道教，來加強大日本主義，基督徒就只餘下一個選擇︰敬拜神或敬拜皇帝，正如早期羅馬帝國內基督徒所面對的一樣。1945年日本帝國崩潰，人民視之為「神風」（kamikaze）的失敗了，不能保護國家，使kami大失面子，神道亦一度受到影響。
二十世紀跨宗派的宣教工作在日本展開，起初也享受到某程度的成果；但今天日本基督徒認為，任何重建神道成為國教的努力，都是危險的。他們亦認為外國若企圖限制日本的經濟勢力，都會把他們趕回軍國主義的危機去，而軍國主義正是神道教所認可的，這也是神道教被視為一種民族愛國運動的原因。
在日本，多數基督徒崇拜開始時都提及氣候、季節，那可以被視為一種承認真創造者的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*的嘗試，但亦可能是與神道混合的結果！我們若由佛教的前設開始，人就非常不容易明白，基督教所說的罪和潔淨是怎麼一回事；但神道教所說的玷污與潔淨規矩，卻很能幫助人明白聖經怎樣說到罪與潔淨（神道教對這方面的重視，頗能說明為什麼日本人可能是世上最常洗澡的民族）──外在的洗濯要與心靈的除垢同時進行。
基督教與神道教之間極少有神學上的交流。為重建神道教而反佛教的人（如Hirata Atsutane, 1776～1843），本身受了基督教神觀的影響，因此基督教的思想亦混入了神道教一些小教派內。至於極端的「日本基督教」卻很少有人提出。北森和雄（K. Kitamori，1916年生）的《神之痛苦的神學》（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1946; ET, Richmond, VA, 1965），則嘗試以日本文化來解釋基督教的信息。
另一位神學家的作品，也很能回應日本的傳統與經驗，特別是對廣島原子彈的經驗，那就是小山晃佑的《富士山與西乃山︰神學朝聖之旅》（Kosuke Koyama, Mount Fuji and Mount Sinai: A Pilgrimage in Theology, London, 1984）。
另參︰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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